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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古城保护季”迎来收官一讲

郭旃：保护遗产是保护其历史全过程的真实性

现场特写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在一个温暖
的午后，一场关于文化遗产的讲座也随
之展开。

3月29日，名人大讲堂“古城保护
季”的收官之讲，邀请到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申报与管理的研究者和参与者，
曾亲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从零至今全
过程的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
主任委员、国 际 古 迹 遗 址 理 事 会
（ICOMOS）前副主席郭旃。现场，他
以《文化遗产理念的由来和世界遗产
的主线》为题，梳理了文化遗产及其

相关概念、标准的发展过程。
在郭旃看来，世界遗产的申报，不

仅是对遗产本身价值的确认，更是对管
理、利用等多方面的认可，同时，还能够
提供更大、更宽广的合作平台。讲座
中，他也从全球的视野出发，以不同国
家的世界遗产为例，专业、清晰、明确地
讲述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标准和运
作机制，及恰当的应对。

“首先，这对于我们的专业工作具
有指导、借鉴意义。”当天下午，成都金
沙遗址博物馆宣传交流部主任秦晴也

来到了现场，并全程聆听了讲座。在她
看来，郭旃先生所讲述的内容，就如同
一次非常深刻的辅导。

“郭旃先生见证了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从零到有的整个过程，所以他非常熟
悉世界遗产申报的这一套规则。”秦晴
表示，申遗工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
仅要求从事遗址保护和研究相关人员
加强遗址内涵和价值阐释工作，同时还
要按照世界通用的法则和组织架构的
运行规则，来做很多准备工作。“重要的
是，要唤起公众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认

知，以及对文化遗址价值的认可，更要
一起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来。”

秦晴表示，从讲座中，她也深刻体
会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个漫长
而艰巨的过程，并不是说在申报之后，
这项工作就到此为止了。同时，文化遗
产的保护不仅需要博物馆或相关行业
的从业者参与其中，更与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所以需要全民保护、人人重视。

“这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且长期持续
的工作过程。”她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名人大讲堂“古城保护季”3月29日
下午迎来本季度的最后一讲，邀请到的
是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主任
委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前副主席郭旃进行题为《文化遗产理念
的由来和世界遗产的主线》的讲座。

在正式进入讲座的核心讲义前，郭
旃展示了一张罗马剧院的照片，他说这
是目前业内公认的对遗产保护做得最
好的范例之一。仔细看这张照片会发
现多处不同的墙体颜色和痕迹，“因为
有些是一千多年前修缮的痕迹，有些是
几百年前的痕迹，有的是近期的。”

梁思成曾总结古建筑修缮的原则：
整旧如旧。延续着它本来的面貌呈现
真实性与完整性，这也是本堂讲座的核
心主题。郭旃认为，保护遗产是保护其
历史全过程的真实性。

遗产如何定义？
从狭义的“纪念碑”到广义的“纪念碑”

郭 旃 首 先 对 英 语 单 词 中 的
monument进行了讲解，以解释“遗产”
的来源。monument意为纪念碑，在最
古老和最普遍的语境中，初始目的就是
为了纪念，是“人类为特定目的而竖立
的人工建造物，为着纪念那些人们永难
忘怀、世世代代留存于人们情感意识中
的人的功勋和命运”。例如罗马君士坦
丁凯旋门。

而到了后面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
历史遗存最开始并不是为了纪念，最初
只是为了满足当时的实际和理想需求
而建造的建筑，只是在后来才被认为具
有历史性价值，因此取决于现代的感
知。例如我国的故宫、长城等等。

这也就从有意而成的“纪念碑”扩
展成为无意而成的“纪念碑”，也就是

“历史”的纪念碑。
“‘历史’的纪念碑不是某个人、某

件事、某个物这样狭义的纪念，而是承
载着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纪念。”郭旃说。

郭旃认为，把文化产品作为现代意
义上的遗产来保护的相关理念，可以被
看作是自16世纪以来逐渐演变的，并应
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产物。在20世纪
下半叶，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经历了快速
发展，从最初的修复一座历史纪念物
的概念，到现在它包含守护历史城市

和乡村聚落，以及文化和自然景观，附
注它们在相关的有形和无形方面的特
异性。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期
规划指出，文化遗产可以被定义为由
过去传递给每一种文化的全部物质符
号——无论是艺术的或是象征性的，并
因此也是传递给整个人类的。作为文
化身份确认和丰富的一个组成部分，作
为属于全人类的遗产，文化遗产赋予每
个特定场所其可识别的特征，并且是人
类经验的宝库。保护和展示文化遗产
因而是任何文化政策的基石。

遗产的“文献学”意义：
保护其历史全过程的真实性

郭旃提到，遗产有一项最重要的本
质和属性：那就是真实性和完整性。不
少遗产保护专家也指出，建筑史迹不仅
有益于建筑学的研究，而且作为非常重
要的文献有助于阐述和图示各个民族
贯穿岁月的历史的方方面面。因此，它
们应该受到文献般严谨、虔诚的尊重，
在其中的任何改动，无论多么细微，如
果它表现的是原件的一部分，都可能产

生误导，并最终造成错误的推断。
“如果我们换成历史学，或许很好

理解，今天我们在《史记》中任意改动一
处，哪怕是一个字，《史记》也就是被篡
改过的了，历史遗产同样如此。”

郭旃进而向观众抛出这样一个问
题：怎样才能保证遗产的“文献性”特征
呢？如何才叫真实和完整？

“是恢复到遗产最初的样貌，还是
恢复到它最辉煌的样貌呢？”郭旃对这
两种方向都予以了否定，他总结道：真
实性是历史全过程的真实性。

这也就回到了罗马剧院的那张
照片，对它的修复不是全部整齐划一
修复到最好看、最辉煌的样子，而是尽
可能保留它在历史上的真实样貌，尽
可能少地干预，“只要修就一定会影
响真实性，但是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
保留历史样貌，就像收藏古玩的人说
的‘包浆’，我们能看到历史风云在上
面的样子。”

巴黎圣母院的毁坏与重建就是近
期最为典型的案例。19世纪，法国建筑
师维奥莱·勒·迪克开始参与巴黎圣母
院的修复工作，2019年4月大火中被毁
的巴黎圣母院尖塔就是在他主持下修

建而成的。然而这座尖塔一直争议不
断。到19世纪中叶，由约翰·拉斯金所
领衔的批评浪潮，就非常反对这种所谓

“风格性”修复，即按照一定风格对历史
建筑进行武断修复和重建，而不是还原
其历史的真实。

郭旃进一步提出假设：难道要因为
当年对勒·迪克的批评就要恢复到他之
前的状态吗？“没有，”郭旃说，最后一次
维修过的状态已是历史，是原状。所
以，法国的做法是“Do it as it was
（照原样重建）”。

“站在我们现代来看，勒·迪克修复
的巴黎圣母院也成为了‘历史’，真实性
正是展示历史的全过程。”郭旃解释道。

在当代，保护理念逐渐成为被世人
所接受的保护历史建筑和艺术品的现
代方法，同时也成为维护保养和保护性
修缮政策的主要参照。

此后，郭旃还对世界遗产的两条基
线，即专业的主线，以及道德高地与国
际合作基线的结合与纠葛进行了讲解，
并同时向观众介绍了要成为世界遗产
的必备条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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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博物馆人打卡“古城保护季”：

如同一次非常深刻的辅导

郭旃登名人大讲堂阐述保护文化遗产的核心理念。


